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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后民歌时代”资深组合首度来京开唱，接受专访，谈组建往事、心路及金曲奖评审

南方二重唱 音乐就像爱情，没道理可言

不爱当明星

公司倒闭时，开心到不行

又成“新人” 现在是归零的心态

评金曲奖 当红时不该给奖吗？

南方二重唱曾包揽过三届金曲奖“最佳演
唱组”大奖，并几乎定义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台
湾“后民歌时代”，但在别人看来，她们似乎总
在“错过”：出道时虽然一炮而红，却未曾赶
上台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歌黄金时
代”；而因为唱片公司的策略问题，她们当红
的岁月里未曾来到大陆宣传唱片，白白放弃了
大好市场。

不过，“大南方”阎宗玉和“小南方”林明桦
却说，她俩一直都是“平常心”，从在民歌餐厅
驻唱起，就未曾动过当明星的念头。从1991
年到1999年，她们发行了12张唱片都不曾换
过公司，1999年公司倒闭时，她俩只觉得“终于
可以结束忙碌的生活了，好开心。”

今年，南方二重唱开始了“从新人做起”的
新鲜体验，8月18日将在中山音乐堂举办的

“遇见香格里拉”演唱会对她们有着别样的意
义。大南方说，年轻时是凭热情唱歌，现在则
沉淀了更多的人生历练，对于迷恋台湾民歌的
歌迷来说，或许也将是别样的现场体验。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康沛

新京报：以前在民歌餐
厅驻唱时，你们一般都唱谁
的歌？

阎宗玉：陈淑桦、潘越
云、齐豫……还有不少男歌
手的，周治平《青梅竹马》、
齐秦的《原来的我》、《大约
在冬季》，还有姜育恒、童
安格的歌。

新京报：这些歌手当时
大部分都是滚石和飞碟唱
片公司的，你们后来为什么
没签这两家公司？

林明桦：我也不晓得，
其实我们比较被动，只是想
打工补贴学费，不想当明
星，但来找我们的不少唱片
公司都要求很多，我们就拒

绝了。但后来我们又想，不
如出张唱片做个纪念吧，瑞
星唱片说服了我们，老板打
动我们的理由是，只要做我
们自己的样子就好，不用模
仿当时的巨星。

新京报：签公司、出唱
片、很快又得了金曲奖，后
来的生活有没有给“不想当
明星”的心态造成冲击？

阎宗玉：有啊。我那几
年简直是蜡烛两头烧，一边
当艺人，一边结婚生孩子，
我 想 把 时 间 留 给 我 的 孩
子。所以 1999 年，公司倒
闭的那一天，我们都开心到
不行，说终于可以过自己的
日子了。

新京报：你们红的年代，
台湾的民歌黄金时代已经过
了，有没有觉得生不逢时？

林明桦：公司为我们做
专辑也曾被很多唱片公司质
疑。我们公司说，因为这两
人的声音特质就是这样，希
望我们俩做民歌的传承者。

阎宗玉：当时不少歌迷
说我们是“细水长流型”。
我们不会铺很多货，也不会
在排行榜排第一，但会维持
在第五、六名很长时间。出
第五张了第一张还在卖，喜
欢的人会收集我们全部的东
西，因为风格一直没有变。

新京报：当年为什么没
来大陆发展？

阎宗玉：公司跟我们讲
过准备来这边发片，但临时
被喊停，我们也不清楚真正
原因。本来时间就排得很
满，我们也就没坚持要过来。

新京报：现在过来要像
新人一样介绍自己，会不会觉
得当红时没过来挺浪费的？

林明桦：我们在台湾可
能曾经有一百分，但现在就
是以归零的心态过来。而且
谁没当过新人？我们也是从
新人过来的，如果想那么多
就不好玩了，顺着走吧。

新京报：你们得过三次
金曲奖，那时候你们对金曲
奖怎么看？是不是像现在这
样，每次提名出来都有很多
争议，然后被质疑权威性？

阎宗玉：我自己去年和
今年都在做金曲奖的评审。
我觉得金曲奖到现在还是有
公信力的，因为它能做的最
久。但对歌手来说，得奖真
的要靠运气，因为音乐是很
主观的东西，就像爱情一
样，没有道理可言，评审能
青睐你，这就是运气。

我做评审有个条件，我
不开会，一定要在家自己
听，一开会就是争辩，我觉
得很吓人，还是自己在家听
好，凭自己的主观来选。

林明桦：我没当评审，因
为我觉得有点怕，

太累。别人的音
乐都是认真做
出来的，我要
怎 么 评 价 ？
还是不评了。

新京报：但金曲奖这些
年来权威性确实在下降。比
如今年有好几张大家都看好
的专辑，一个提名都没有。

林明桦：我不会这么觉
得，一定要有这样的奖项才
会鼓励音乐的蓬勃发展。一
年一度，一定要有。对于评
审来说，都是意见不一的：
有些人觉得某个当红的歌手
好；有些人觉得某个不卖钱
的歌手唱得很好；有些人觉
得红人的歌就好听，不容置
疑，你在他很红的时候不让
他得奖，是不是会很冷场？
其实是这样——评审难为。

阎宗玉：而且公平的定
义到底是什么？要不你就票
选，但票选又容易做票，而
且保证不了专业性。不票选
就只能请评审，但评审的口
味又很主观。

不过金曲奖真的很严
格，之前我签过保密条约，
不能跟别人说自己是评审，
现在快揭晓了，我才敢说。

■ 得名由来

林明桦：签 了 公 司
后，林秋离老师帮我们写
了一首歌叫《我从南方
来》。有天大家在想团
名，唱起这首歌，觉得“南
方”是很温暖的感觉，就
定了这个名字。

阎宗玉：我 是 台 南
人，她是高雄人。我们
一 样 是 从 南 方 北 上 求
学，觉得台湾的南部和
北部的人不一样，北方
的人比较活泼、有主见，
我们则比较淳朴害羞，
躲在角落不说话。有了
这个名字以后，第一个
感觉就是签名方便了很
多，我的姓要写好多笔，
但给人家签名就写“大
南”，方便很多。（笑）

■ 相识往事

“三顾茅房”

林明桦：1987 年，
上大二的我想去民歌
餐厅去打工。原先我
有一个搭档，但她只
会唱歌不会弹吉他，
民歌餐厅觉得两个女
生 都 弹 吉 他 比 较 好
看。我印象中有一个
服装系的女生，叫阎宗
玉，曾跟我参加过同一
个比赛，她会弹吉他，
而且她的搭档也不会
弹，我就开始找她。

古时候有三顾茅
庐，但我找她是“三顾
茅房”！我有同学告
诉我说，她住 302 室，
但我每次去找她，她
都在洗手间不出来。
（阎宗玉插嘴：哪有人
在洗手间外面叫人，
我在方便啊！）她出来
看着我，说好像对我
有一点印象，我就说，
我的心愿是到民歌餐
厅去打工，她的眼睛
就亮了。我们到琴室
一练，两个人的声音
就一见钟情了。

我 们 俩 一 晚 上
一 共 能 赚 到 五 百 块
新 台 币 ，要 知 道，如
果去端盘子，只有四
十 块 新 台 币 。 这 算
是很高级的打工了，
我 们 都 特 别 开 心 。
（阎 宗 玉 ：记 得 第 一
次领薪水，一下子领
了八千多，立刻就帮
我妈买了件大衣。）

从南方二重唱的专辑封套

中，能感受到浓郁的上世纪九

十年代的气息。

上周，南方二重唱
来到北京举办发布会，
大陆民谣圈的创作者
纷纷前往捧场。


